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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对上海的贡献
□朱江

朱自清听韩国钧讲话
□程太和

张謇不仅借力上海，也参与了上海近代社会发展的进程。张謇在实业界、
教育界的声望，为其他企业和团体所看重。张謇在上海积极组织立宪公会的活
动，参与东南互保和南北议和，也凸显了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同时，上海还是张
謇宣传南通成就的舆论场。

散文家朱自清与韩国钧没有多少交集，但朱自清对韩国钧是
极为钦佩的，这可从朱自清的散文《旅行杂记》中看出。

1924年7月3—9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在南京召
开。中华教育改进社发起人之一的陶行知参加了本届年会，他记
录了此次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内中有男的，有女的，连蒙古
人都来赴会，真是一个空前的大会”（《空前之全国教育大会》，载
1924年7月19日《申报》）。

当时，朱自清在温州的浙江第十中学任教，作为旁听员（列席
人员），他从温州经上海，坐火车赴南京东南大学参加此次年会。

作为东道主的江苏对本届年会极为重视，督军齐燮元、省长
韩国钧、督办高恩洪三位大员都亲临开幕大典。开幕典礼上，齐
燮元扯开喉咙、甩腔拖调一字一板地在“中华教育改进社”上做拆
字戏法，先讲“教育”，继说“教育改进”，再谈“中华教育改进”，最
后则在“社”字上大做文章，层层递进，一派胡言，纯粹就是个“半
篇八股”。

而对于韩国钧的讲话，朱自清则极为钦佩。他在《旅行杂
记》中记录了韩国钧的讲话。韩国钧在讲话中说：“现在政治上
南北是不统一的。今天到会诸君，却南北都有，同以研究教育
为职志，毫无畛域之见。可见统一是要靠文化的，不能靠武
力！”韩国钧的话讲到了点子上，表明了他对军阀混战，人民遭
受涂炭，国无宁日的强烈不满。这一“警句”不独吸引了朱自清
的注意，更赢得在场诸君的认同与欢迎，“这最后一句话确是漂
亮，赢得如雷的掌声……”

《旅行杂记》原载1924年《时事新报》副刊《文学周刊》第130
期上。令人遗憾的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后不到两个
月，江浙间就爆发了“齐卢之战”，江浙两省成了炮声隆隆、硝烟弥
漫的战场，尤其是上海郊外的西、北两面，成了两军激烈争夺的
主战线，备受蹂躏。尽管韩国钧竭尽全力冀望消除兵祸也无助
于事。

南通的军统组织
□王士明

军统局，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国民政府
最大的特务组织之一。1938年成立，贺耀祖任局长，戴笠任副局
长。前身为“复兴社”核心组织“力行社”的特务处。在各地广泛
设立特工组织，并渗透到国民党政府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和交
通运输等部门。

军统在南通的活动较早，1934年以力行社成员顾思明为大
通通讯社社长，1938年改用《苏民日报》社的名义，在南通进行
特务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成立军统南通调查
组，顾思明、唐绍曾为正副组长。同年10月，唐绍曾以军事委员
会鲁苏皖党政军工作总队苏北大队南通工作队队长名义通告
开始工作，并利用大通通讯社作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1946年
7月，军统局改组，公开武装特务划归国防部二厅，秘密核心部
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南通的下属机构则时分时合，活动诡
秘。国民政府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内的第二处处长蒋剑民，兼任
保密局苏北站站长，不久，苏北站改称苏北特种站，陈轶珍任站
长，下属南通组组长相继为齐治国、文钊，又以前进指挥所参谋
处二科上校参谋名义进行特务活动。与此同时，以钱峰、冯燕
宾（又名冯有兴）为正、副组长，唐绍曾为情报主任的保密局直
属苏北军事联络组，亦在南通进行特务活动，1948年冬改组为
苏北行动队，钱峰为队长，杨冒岳为副队长。南通军统的下属
组织，派驻在南通城区和各县主要城镇的有城防指挥部军警联
合稽查处、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直属组、南通守备司令部
稽查处以及各县的情报科、组和谍报队、组、站等，名称多达40
余种。南通军统组织，以公开与秘密结合的方法，搜集共产党
党政军情报和各民主人士情况，捕杀残害共产党地下工作人
员、爱国人士和革命群众，查截商民的财物。

1946年，南通军统组织伙同国民政府军队第一零五师谍报
连，于3月23日—4月5日，先后逮捕并残酷杀害了参加三·一八
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顾迅逸、郑英年、孙日新、孙平天、季天择、
戴西青、钱素凡、罗镇和8人，并将遗体抛入长江。制造了震惊全
国的“南通惨案”。南通解放前夕，钱峰、顾思明、唐绍曾等头目率
残部撤逃江南，组织终被瓦解。

如皋中山钟楼石碑
□苇航

近期，如皋重修中山钟楼。旧楼下方原有一块石碑《如皋中
山钟楼》，后不知所踪。1995年版《如皋县志》录其碑文：

如皋地滨江海，夙称富庶之区……于是中山钟楼之创建，以树
时计之标准，使四境之内各有所警，一洗因循怠慢之积习，而同趋
于鼓舞作新之正轨。总理有言：人民平等，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
以通之……斯役营缮之费，建设、教育两局分之……

碑文写于1931年6月，撰文者为时任如皋县县长钱佐伊。
有多位老人问过我：中山钟楼是否属于“辛亥革命印迹”？他们认
为不是：1931年距1911年辛亥年，已有整整20年。从名字到碑
文来看，皋人修建中山钟楼主要目的是纪念孙中山，继承他的遗
训，鼓励大众珍惜时光。有趣的是，教育局参与建设，再次证明修
楼是要教育民众，应当无关辛亥革命。

此楼和孙中山的确关系密切。碑文下方还刻有“邑人沈卓吾
书，倪景山刊石”，倪景山是如皋刊石高手。沈卓吾是孙先生的秘
书。他很爱国，书法也不错。广州利工民织造厂，精心开放织造
技术，造福国民，沈卓吾欣然题字：利民裕国。《国货指南》面世，沈
先生也有题字：中国人用中国货乃是同胞爱国第一件大事。沈卓
吾的墨宝，倪景山的石刻，相得益彰，《如皋中山钟楼》当是一块上
佳的碑石。近来听闻王姓古董商人入藏此碑多载。倘若他能捐
献此碑，立于新楼附近，必是盛事一桩，佳话一段，流传于如皋历
史的长河中。

东南警卫团主要战斗在海启
地区，但他们把隔江崇明岛的革命
斗争看作是己任。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中他们不仅从人力、物力和
财力上支援崇明人民，从战略战术
上提供后方基地，同时还多次派兵
援崇作战，其中较大的援崇作战有
四次。

一

1945年初国际和国内形势发
生剧变，日本鬼子在华东、华南战场
节节败退。奉命北撤在海门倪家镇
（今临江新区内）的崇明县工委决定
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打回崇明去，为
此苏中四分区党委决定将东南行署
的郁谦调任崇明县工委书记，并迅
速扩建了原崇明县的江防大队，新
组建成海启江防大队，由东南警卫
团统一领导，郁谦任江防大队政
委，调任龚兆林（时任东南警卫团
作战参谋）任大队长。海启江防大
队的主要任务是乘日本鬼子溃败
之机重新“打回崇明去”。东南警
卫团研究了当时的崇明形势：一
是当时的伪军为了防止驻在海门
的崇明县工委进攻崇明，所以伪
军的兵力主要集中在崇明的北部
沿江；二是处于崇明岛中部南侧
的新河镇，那里有地下党的区乡
组织，十分活跃。因此郁谦和龚
兆林商量后决定首攻新河镇。
1945年7月19日郁谦和龚兆林带
领江防大队四连，从启东出发绕
道至崇明岛南侧攻打新河镇城隍
庙的伪军的据点。于20日夜晚在
夜色掩护下飞兵疾驰新河镇，迅速
包围了城隍庙，旋即跃过庙沟，剪
断铁丝，神不知鬼不觉地冲了进
去，等到敌人发觉鸣枪时，正在熟
睡的伪军已成了瓮中之鳖，全部

当了俘虏。
这次夜袭，因事先进行了多次侦

察，摸熟了地形，掌握了详细敌情，同
时得到了崇明地下党的密切配合，所
以未伤一兵一卒就攻下了新河镇据
点。紧接着又夺取了新河镇的伪军粮
仓，共缴获了步枪100多支，子弹数十
箱，更重要的是夺得了粮食700多担，
解决了我军后勤供应的燃眉之急。这
次赴崇作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
地振奋了军心民心。

二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东南警
卫团决定乘着新河镇战役的胜利，夺
取由国民党控制的崇明县城。并任命
了东南警卫团政治处主任沈坚如为这
次行动的总指挥。

再说海启江防大队在新河镇战
役后，群众参军踊跃，队伍迅速扩
大，后改名为崇明县大队，仍由郁谦
任政委、龚兆林任大队长。8月 26
日下午沈坚如召开了攻城军事会
议，决定先解决驻守在崇明城外学
宫据点内的敌人，然后夺取县政
府。当时敌人守城的布防为：“苏
海”大队180余人，驻守在朝阳门两
侧及南门、西门和北门地段；“崇抗”
一大队一中队150余人驻守在东门
及学宫内，二大队 120 余人驻守在
万安仓南北一线。根据敌人的兵力
布防，布置了我军的战斗方案：东南
警卫团三个连设伏于东操场一带，
佯攻县城，同时打击城内出城援助
的援敌；县大队主攻城外的敌人据
点（学宫），同时派出部分人员设伏
于学宫正面的南堤河下，打击溃退
的敌人。8月30日午夜我军从长兴
驻地出发直插县城。深夜12点县大
队向学宫据点内的守敌发起总攻，
这时进行佯攻的我东南警卫团战

士，喊声震天，吓得敌人又不敢出城
增援学宫。翌日清晨，学宫驻军全
部缴械投降。崇明国民党县长孙云
达吓得胆战心惊，急电上海求援。8
月31日敌方派原忠义救国军的孙信
民部 300 余人入城增援死守县城。
由于这次行动的主要任务是消灭敌
人的有生力量，强行攻城的代价过
高，所以上级下令暂缓攻城，部队撤
至施家河一带休整待命。

三

东南警卫团二下崇明后一个月，
苏中四分区党委认为有必要拿下崇明
这块国民党势力十分猖狂的地方。于
是苏中四分区党委增派南通警卫团与
东南警卫团共同作战，拿下崇明县城。

再说二战崇明的我攻城部队撤出
县城后，国民党崇明县长孙云达不仅
重新占领了学宫，而且又在城外增设
了桥镇据点。为防止东南警卫团再次
攻城，孙云达又请求国民党上级部门
增加了张九龄大队的3个连守城，这
样敌方的总兵力增至1000多人（含孙
云达的守城部队、孙信民的增援部队
和张九龄大队）。孙云达又在岛内搞
起了白色恐怖，“清剿”共产党员和革
命群众，土豪劣绅又乘机反攻倒算。
为此苏中四分区决定再次教训孙云达
一下。

1945年 9月中旬东南警卫团和
南通警卫团各出主力部队在苏中四
分区专员梁灵光、地委副书记洪泽率
领下，从海门灵甸港出发，分乘30多
条帆船再次赴崇作战，指挥所设在南
盘滧镇（今港西乡政府驻地）的北双
小学内。9月17日晚部队包围了县
城，冒雨发起进攻。孙信民部依靠精
良的美式武器，凭借坚固的城墙，居
高临下从城上向我军阵地打击。而
我方由于缺乏攻城的重武器，激战一

日两夜，攻城未克。时值国共和谈之
际，崇明又非全局的战略要地，为顾全
大局保存实力，于9月19日主动撤出
攻城部队（包括崇明县大队），根据上
级命令，再次撤至江北。此后，崇明县
大队部分战士编入了东南警卫团，部
分战士回崇明开展反“清剿”斗争和锄
奸斗争等秘密工作。

四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一举解
放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这振奋
人心的消息给一江之北的东南警卫团
和驻在海门倪家镇的崇明县工委以极
大的鼓舞，东南县委和崇明县工委立即
组建了崇明县政治保卫大队，为接管崇
明作准备。县大队政委仍为郁谦，大队
长由吴思义（时任东南警卫团教导队
长）担任。并从东南警卫团抽调来一批
干部和战士充实县大队（1950年县大
队改名崇明县警卫团）。

1949年5月30日，解放军第三野
战军25军的一个团从崇明海桥港登
陆，向县城进发，与此同时崇明县大队
也从海门灵甸港出发，在小竖河登陆
后配合主力部队围攻崇明县城。部
队首先拿下了县城外围的桥镇据点，
守卫桥镇的是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大
队，被我军强大的攻势迅速歼灭，溃
退的桥镇守敌全部撤到了城内顽
抗。县城的守敌是国民党江苏水警
团。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关系向水
警团劝降无果，于6月1日上午9时集
中火力攻城。下午3时攻城部队向水
警团团长全裕谦发出最后通牒，限于
午夜12点前投降。在强大的军事和
政治压力下，全裕谦于午夜11时向攻
城部队投降。2日清晨 6时，人民解
放军接管县城。上午8时水警团在东
门外大校场缴械投降。崇明终于回到
了人民的怀抱。

张謇不仅借力上海，也参与了上
海近代社会发展的进程。

南通在上海兴办的最早的企业
是上海大达轮步公司。1904年，张
謇在给南洋大臣《请设上海大达轮步
公司公呈》中提到：上海浦西黄浦江
岸，北自虹口，南到十六铺，凡是能够
建造码头的地方，除了招商局码头
外，均被洋商占据，黄浦江上桅杆林
立，舳舻相继，上面飘扬的大多数是
外国旗帜。十六铺往南至大关（即江
海大关，又称江海常关，位于大东门
外肇嘉浜边）一带，处于华界，是建设
码头的理想地带。张謇等人发起，在
十六铺至老太平码头一带，购地建筑
轮步，同时建造栈房。

需要说明的是，张謇等人创办的
上海大达轮步公司，是在十六铺南边
建造码头，并不是在十六铺建造码
头。上海大达轮步公司购置轮船，开
辟上海至南通、扬州等地航线，便利
了苏中地区与上海的联系，自身也获
利丰厚。张謇还先后参与发起江浙
渔业公司、中比航业公司、左海公司、
中国海外航业公司等企业。1920年
11月4日，张謇受北京政府委任，督
办吴淞商埠事宜。1921 年 2月 12
日，吴淞商埠局开局，张謇的目标为

“以自辟商埠之先声，为改良港务之
张本”，只是最终抱憾而归。

张謇在实业界的声望，也为其他
企业和团体所看重。1916年5月11
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副
经理张嘉璈为抗拒北洋政府的停兑
令，邀请张謇担任中国银行商股股东
联合会会长，张謇欣然接受，给予中国
银行上海分行极大支持，也为成功解
决储户挤兑的冲击提供帮助。6月20
日，段祺瑞致电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
会长张謇等人，承认停兑、止付令的不
当，也表达对张謇等人的尊敬。

1918年3月14日，华商纱厂联合
会成立，这是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全
国性纺织行业团体。纱联会认为“非
得声望素著者左提而右挈之，不足以
资领袖”，而张謇“对于实业，素具热
忱，而于纺织一门，尤为同人先导”。张
謇被推举为会长，一直到1924年4月6
日纱联会第七届常年大会选出周缉之

为新任会长。
张謇与上海的教育界关系密

切。1905年，江苏省教育会在上海
成立，张謇长期担任会长。江苏省教
育会“以研究本省学务之得失，图学
界之进步为宗旨”。江苏省教育会作
为一个民间教育团体，在推动包括上
海在内的江苏地区的新式教育的发
展上，弥补了教育行政部门的不足，
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张謇的名字还与上海的不少学
校联系在一起，如复旦公学、震旦学
院、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江苏省立水
产学校、中国公学等。张謇对于复旦
公学和震旦学院的支持很有代表
性。震旦学院由马相伯始创于1903
年，1905年因与总教习南从周在教
务问题意见分歧，马相伯率学生出
走，另创复旦，震旦陷于停顿。张謇、
严复、熊希龄、袁希涛等人应马相伯
之邀，担任复旦的校董。张謇认为

“多一学堂，未始无益”。因此一方面
应耶稣会之请，担任震旦学院的董
事，3月22日张謇日记记载：“徐汇故
震旦学院请为董事，复支其学事，许
之”。张謇与李平书、姚子让等人合
组校董会，帮助震旦于8月正式复
课。另一方面为复旦的开办奔走，3
月29日张謇“为震旦已散学徒筹款
得万元”，而且认为复旦公学“系中
国自办学堂，更责无旁贷，必合力
图成，与教会乐与人为善之宗旨，
当不相背”。

张謇在上海积极组织立宪公会
的活动，参与东南互保和南北议
和。在帝制崩溃、民国肇始之际，对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给予经济上的帮
助。1911年12月下旬，为筹措中华
民国临时政府的经费，黄兴向三井
洋行借款银元30万元，由张謇出具
保证书作信用担保。张謇的保证书
写道：“兹因黄君克强为中华民国组
织临时政府之费用，向贵行借用上
海通行银元三十万元。约定自交款
日起一个月归还，并无抵押物。如
还期不如约，惟保证人是问。除息
率及汇水由黄君另订条件外，特具
此书。三井洋行鉴存。”黄兴三井借
款是南京临时政府的第一笔外债，

是张謇对于共和的实际支持。
上海是张謇宣传南通成就的舆

论场。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
报》等有影响的报刊，对于张謇及其
引领下的南通有很多的关注。《密勒
氏评论报》《北华捷报》《大陆报》等
外文报刊也有不少报道。1926年8
月28日，《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敬
爱的张謇去世》，告诉读者：“张謇，
前任农商总长，江苏省南通的实业
领袖，中国最为杰出人物之一，因连

续数月的流感所致，于8月24日周二
中午病逝于家中。”考虑到《密勒氏评
论报》作为周刊的出版周期，这是不
算晚的报道。报道还配有张謇着西
装的照片，并简要回顾了张謇的功
绩，指出：“他近年来最为卓著的事
业，是对于所谓南通模范城市建设的
推进，这是与南通老城区比邻的区
域。尽管由于时局动荡而导致经济
萧条，南通已经在海内外广为人知。”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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